
! ! ! !碧绿的爬山虎掩映着小巷中的
石板路，幽深的石板路连接着小城
的繁华与冷落，苔迹斑斑的石板路
的尽头是一家年头久远的铁匠铺。

王伯是这家铁匠铺唯一的主
人。他守着这家铁匠铺到底有多少
年，一般人还真说不清楚。反正打我
记事时起，就看到肤色黝黑体格壮
硕的王伯如同铺子里的火炉、铁砧
一般，一直坚守在这间作坊里。听他
说，早年跟他一同学手艺的师兄弟
们都嫌打铁的活儿赚钱慢，“总想干
点大事”，一个个先后散了；唯独他
一个人，讷讷地留了下来———守着
师父遗留下的这间门面，操着师父
传承下的这门手艺，无怨无悔无忧
无虑地干了大半辈子。
位置偏僻的铁匠铺，需要穿过

车水马龙、市声喧闹的大街，沿着
七拐八绕、曲折悠长的小巷才能找
到。造访者的第一个动作，便是将
沉重的木门上的铜制门环撞响。忙
着活儿的王伯抬起头向来者一笑，

算是问候，旋又埋头到自己的工作
中。他的面前，是形状不同、大小不
一、颜色各异的铁块，他会用眼观、
耳听、手摸的方式将这些铁块分门
别类，码在不同的地方，以决定其
不同的用途———这项工作，几乎要
耗去他一半的工作时间。记得一次
我到铁匠铺去订购一把菜刀，撞见
他在众多铁块中觅得一块好料，他
就像孩子捡到了心爱的宝贝一般
跳起，咧嘴笑着，走到我面前，双手
虔诚地举起那方黑亮的铁块：“你看
你看，多好的材料，用它做刀刃，包
你削铁如泥！”他用抹布拭去铁块
表面的灰尘，小心翼翼地将它投
入炉中，仿佛那是一件易碎的瓷
器。他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拨动炭
火，出神地盯着火焰一点一点地点
燃了铁块的激情，炉火、铁块、王伯

连同我都瞬间
变得通红……

我随手捡起他面前的一块铁
片，学他的模样琢磨了许久，却没
见出一丝端倪。他转身见我疑惑的
神情，朗声笑着，接过铁片：“这铁
啊，都是上天赐给人类的，每一块
都有它的用途。该打刀还是该压
壶，得依着它的性子来。”他指指铁
片上微不可察的花纹道：“瞧，这纹
路就当不得刀。”他又捡起一把已
成废品的精巧的菜刀，脸上满是悲
戚的神情：“这是商场买来的，刀刃
脆，容易崩。唉，如今机器做的物件
哪里会细心选材，都一个模子、一
种材料批量压出，只想着好看和好
卖，制出的东西很多都是华而不实
生命短暂啊！”

他用铁钳夹出炉中烧红的铁

块置于铁砧上，一手夹紧，一手抡
锤，打铁讲究的是轻重有致，准确
到位———煅烧，锤打；再煅烧，再锤
打……一遍一遍重复，直到菜刀成
型，然后淬火，装柄，磋磨。每件材料
都物尽其用，每道工序都凝聚心血。
从这里走出的每件铁制品都融入了
王伯的精心的勾划、精湛的技艺，那
已经不是一件简单的工具，而是一
件有生命、有灵魂的工艺品。
那些制造工序繁杂、制作时间

漫长、使用寿命恒久的手工艺品，
可能已经与我们这个注重经济效
益、产品换代迅速、自动化生产的
时代格格不入，但是总会有一些
人，他们于文化的长河中坚定地扮
演着传承者的角色，去继承那些随
时可能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民
间工艺，默默地坚守着那份多少已
有些形而上的遗存。
我已走出了那条小巷，耳畔却

依然萦绕着幽幽的铁锤敲击的叮
当声。

! ! ! !月色如洗，树影摇曳，仿佛传来
久远的湘西的歌声，遥见书中一人，
还有一座城。
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大抵就是这

样，平静中难以抹去淡淡的忧伤，初
读《边城》时也是在那样的朦胧中迷
失了，没能看透。
现在想起来，或许这个故事，讲

的大概就是对命运的无奈与悲悯。
一条破旧的渔船，翠翠和老船

夫的一生，就系在这渔船上随风飘
荡。一个老人，一个女孩子，一条黄
狗，纵使生活孤独清贫，却与自然相
得相融。
翠翠是母亲与一个士兵的私生

女，从小就没有享受过父母的爱，尽
管如此，生活却没有急着摧毁这个
少女心中对未来朦胧的期待与幻

想，黄昏时她坐在
白塔下，心里涌起
无依的薄薄凄凉。
直到一天月明星稀，她的梦中浮

起一个茶峒青年的歌声，让人惋惜的
是，老船夫没能理解翠翠与傩送的爱
情，想将翠翠嫁与天保，而天保与船
主顺顺对老人的误解又加深了船夫
的自卑。傩送不愿接受家人安排的婚
姻，却又得不到老船夫的回应，于是
在哥哥天保死后弃家出走。翠翠与傩
送的爱情，某种程度上就阻隔在这人
与人之间无法沟通的“空白”中。
每一颗人心，都是一座孤城，城

中千仞峭壁，不见日月，惟飞鸟与
渡。其余人皆无得近之。未曾走近，
又谈何理解？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

你看云时很近，你看我时很远。”难
道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真的那么远
吗？一直以为，只要人与人之间有真
诚的沟通，完全可以在人们之间架
起一座座彩虹。
如果翠翠、天保、老船长之间有

过充分的交流，结局会有所不同么？
如果我们在面对误解时，能够大胆

的把心底的话说开，开放心里
的城垒，人心是不是会近一些。
几千年前，一曲《高山流

水》让俞伯牙和钟子期心有灵
犀!一介樵夫与琴师就这样相识
相知。著名主持人崔永元因忧

郁症而退出银屏，当所有人都在为他
叹惋时，只有他的父母没有放弃，他
们耐心地开导他，为他的心灵打开沟
通的窗子，最终崔永元又变得自信、
开朗，他主持的“实话实说”又为更多
的人打开了一扇沟通的大门。
可是《边城》却没有出现这样美

丽的结局，船夫的离世，天保的死，
傩送的出走，这一切将一个少女朦
胧的幻想击碎，祖上的白塔也塌了，
翠翠的辫上扎起白绳。

一切还未开始就早已消失，人

都走了，她仍是孤身一人，撑着破船
在江上飘荡余生。作者说：这个人也
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就回来！
给读者留下悠长的惋惜。
我们也祈愿她母亲的悲剧不要

在翠翠身上重演，但愿她等到的不
是无言的悲哀，而是属于她的那份
幸福。或许，在那个年代，我们的这
个愿望也只能是梦。
或许生活就是如此，不论经历

过什么，不论曾经遗憾种种，最终还
是要带着所有的记忆向前走。不论
是否受人理解，不论是否孑然一身，
终究要笑着与岁月握手言和。

月光逸去，重新收起《边城》，
我忽然明白，纵使人心似城，也可
于城内修篱品茶，有人来也可，无
人来也罢。

! ! ! !花开不并百花丛!独立疏篱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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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孤鸿的哀鸣，寒蛩的悲
歌，秋天来了。田野里一片静寂，只
有收割后的庄稼茬还固守在那里，
山垄上的野草憔悴不堪。秋风过
处，梧桐叶离开枝头，在空中无力
地转着圈儿。
“居然考这么点分数，上课干

嘛去了？”老师的训导似乎还回响
在耳边。我独自一个人走在回家的
山间小路上，缩着脖子，不时地用
手拉紧着衣服，心中埋怨着这毫无
生气的悲凉的季节。

突然，一阵寒风扑面而
来，其中夹杂着一缕淡淡的清
香，这香让我感受到了一种来
自内心深处的宁静。我举目四
望，想找出花香的源头。来到
一个小山丘上，我忽然眼前一亮，一片
金黄色的花海展现在我的眼前。从未

见过开得这样茂盛、这样灿烂的野
菊花，一朵朵，一簇簇，在寒风中摇
曳，微笑，嬉戏 !!!!!!山顶，山坡，山
坳，到处是它的倩影。“好漂亮的山
菊花，好顽强的生命力。”我不禁惊
叹道。时值深秋，这里没有赏花的
人，也没有蜂飞蝶舞，有的只是一
次静静的画展，一首秋天的绝句。

那花香一个劲地随着我的气
息浸入我的身体，我仿佛感觉到身
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跃动，都在感
受着一种芳香。慢慢地，我闭上眼，
品尝着一杯淡淡的溢满清香的菊
花茶，花香也在心底里荡漾开来。

刚刚还很沉重的心忽而轻松
了，我觉得眼前已不再是萧瑟的秋
天，而是一个满怀希望的迷人的春
天。我知道，是瑟瑟秋风里不畏霜寒
的山菊花给了我前进的动力。
岁月如风，生命如花，我

不能臣服于人生小小的挫折，
也不能只是静赏这美丽的野
菊花，我得加快脚步，抓住这

花一般盛开的青春时光，在我的人生季
节里，也能开出这般绚烂夺目的花来。

! ! ! !春节我和爸爸妈妈一
起去给爷爷拜年。爷爷高兴
地做了他最拿手的胖头鱼
火锅。揭开锅盖立即香气四
溢，我不禁馋涎欲滴。

爸爸拣了几块靠近鱼
肚的肉，细心地挑出里面的
鱼刺后才放到我碗里。啊，
这鱼肉，鲜嫩爽滑，真是无
上的美味呀！我正吃得开
心，却突然感觉喉咙里被什
么卡住了，本能地用手去
抠，这鱼刺太狡猾了，躲藏
着根本碰不到它呀！我又拼
命地“咳，咳”，想把它给咳
出来，却只感到更难受了！
“咽饭团试试！”妈妈举

着一筷子饭团送到我嘴
里。连着咽了三个饭团，
噎得我眼泪都出来了，
那根可恶的鱼刺还是纹
丝未动。妈妈又喂了我
一勺子醋，含了好一会
儿，效果只是让我感觉
恶心想吐。爷爷在一旁急得团
团转，说这下只有送医院了！

这时爸爸走到我身后，叫
我站起来再弯下腰。他左手握
拳放在我肚脐下大约两拳的

地方，右手掌盖住左拳。这
是要干嘛？我心里正犯嘀咕
的一刹那，爸爸双手猛地往
上一顶，顿时，我感到一股
气流往上直冲喉咙。没等我
反应过来，爸爸已经连续顶
了三四次！然后，令人惊奇
的是，我的喉咙突然一阵轻
松———原来，那根顽固不化
的鱼刺，居然被气流冲到嘴
巴里来了！

我激动得一把抱紧他：
“爸爸，你这用的什么神功
啊？”
爸爸也乐了：“啊，这是

我偶然看书记住的一种办
法，叫海氏急救法，是一个
名叫海姆立克的美国医生
发明的。听说他这办法很有
效，没想到今天一试，
果然有效啊！”
嘿嘿，这办法何止

是有效，简直是救了我
一条小命啊！爸爸，你
真了不起！

不过爸爸笑嘻嘻
地对我说：那位海姆立克医生
才叫了不起———因为从 "#$%

年到现在，他发明的急救法已
经救活了十万多条性命，被誉
为世界上拯救生命最多的人！

! ! ! !“千形万象竟还空，映水藏山片复
重。”这是唐代诗人描写云的诗句。而
我现在就乘着飞机在这云端之上。

云的形状千姿百态，变化多端。
看！这些云堆成了一座雄伟的高山。
瞧！那些云汇成了一条湍急的河流。还
有一些云组成了茂密的森林，浩瀚的
海洋，陡峭的山谷……这些云大小不
一，颜色也不一样。有的云像一块洁白
无瑕的美玉；有的云像一滴墨汁掉落
到宣纸上然后又晕染开来；有的云在
阳光的照耀下像是镶嵌了一道闪光的
金边。云还能变成小动物呢！这朵云像

一只小老鼠，
那朵云像一
只大花猫正
在追小老鼠。
追啊追啊……小老鼠那朵云变得越来
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只大老虎。大花猫
那朵云一下子就散了。它是不是被吓
跑了呢？
突然，我感觉到飞机开始倾斜。透

过层层云朵，陆地一下子出现在我的
眼前。这时机上广播开始响起，原来我
们的目的地—广州，马上就要到啦！
真期待下一次的空中时光！

! ! ! !上学期期末考试，我数
学拿了个满分，本以为从此
以后，数学老师就会对我更
加重视，但没想到，结果却恰
恰相反，每次上数学课，她一
个问题都不让我回答。
一天数学课上，老师让

我们回答问题，我迅速地就
举起了手，结果，老师连看都
不看，一直问有没有人回答。
我当时就想，难道我不是人
吗？这时，老师将眼光瞄向了
我旁边正在愣神的白胖胖 !

“白胖胖同学，你来回答一
下。”我心中很是不爽，心想，
老师不叫我而是叫一个一节
课都在魂游天外的白胖胖，
真是不公平。但这时，我想起
了《哈利·波特》中的一个片
段：斯内普在魔药课上提出
问了一个问题，赫敏的手都

快要举到天上了，但
斯内普还是叫了在赫
敏旁边写作业的哈
利。或许数学老师也
是因为看见白胖胖正
在发呆，所以才叫了
他，我在心里这样安

慰自己。
但第二天，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还

是在数学课上，我和隔壁老邵同时举起了
手，老师再一次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隔壁老
邵。我内心那叫一个激愤呀，都恨不得拿
起粉笔直接往黑板上写，怎奈班主任在后
面听课，我就算有那个心也没那个胆。

之后的几天，情况一直没有变，老师
每次看见我举手，都跟没看见似的，眼光
总往别处看，为此，我好几次都急得站起
来举手了，可老师还是看不见，到最后，我
开始怀疑了，老师是不是“重男轻女”，坚
决不叫我这个女同学回答问题呢？可是，
不回答问题，又怎么给我们小组加分呢？

眼看别的组的积分加得越来越多，
而我们组却还在零分左右徘徊，我着急
了。一天上数学课时，当老师又提了一个
问题时我自己“咣”一下就抢先站了起来
把答案回答了出来。这时，我看见老师一
脸惊讶，而眼睛里也带着些许失落。

下课，老师找到我，语重心长地说：
“沐菁呀，老师知道你是个好学生，成绩
优秀，集体荣誉感也强，也知道你每天上
课都很积极，但你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
你的数学成绩是咱们班的优秀，但是有
的同学还差很多，需要更多照顾，所以你
以后看见老师不叫你的时候，千万不要
认为那是老师不重视你了，而是老师想
给别的同学一个机会。”我听完这段话，
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既是为我刚才上
课的鲁莽，也是为我一直以来的“愚钝”。

后来，再上数学课时，我都不会再像
以前那样疯狂地举手了，而是当老师抛出
一个问题后，我会在心里默默地回答，然
后再给老师一个肯定的眼神。现在，我们
班整体数学成绩已经变得越来越好，而这
样的进步，除了同学们自身的努力，更多
的则是老师充满爱心的公平的“偏心”。

思绪飘零 铁匠王伯 马欣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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